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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十二月六日的汉口中央银行和往日不一样,仿佛人忽然换了

一身新装,叫别人一下子认不出来了。虽然依然是用巨石砌成的

屋基,依然是大楼高耸在汉口繁华街道旁边,外表并没有什么大的

改变,可是加了许多岗哨,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,禁止所

有行人从大楼下的子街走过。大楼对面的子街上也有士兵警戒,
不让行人和车辆在这一带停留。匆匆走过的行人,一边走,一边嘀

咕:中央银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呀? 一个银行,也不是党、政、军重

要机关,怎么连路也不让人走呢? 变成衙门了。今天中央银行确

实变成了衙门,而且是最大衙门。这个衙门侧面的马路上停了二

三十辆高级小汽车,几乎把那条马路都塞满了。
在中央银行三楼的大客厅里,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

会议将要进行。常务委员于右任和居正到得最早,随着他们身后

到达的是孔祥熙同何应钦。列席的人也陆陆续续到了。从江汉关

那边传来大钟有规律的音乐一般的钟声,一下,两下……打到九下

的时候,那悠扬的钟声在早晨的空气中飘浮开去,渐渐渗入到烦嚣

的市声里消逝了。
江汉关的大钟敲过九下以后,汪精卫穿着一身藏青色夹着暗

红色条纹的法国高级料子西装走进来了。他胸前打着一条紫红的

领带,那张四方型的面孔被衬得更加雪白细嫩,显得比他实际年龄

年轻得多。他斯斯文文地缓缓走到一位穿着布衣、身躯魁梧、长髯

在胸前飘拂的老人面前说:
“于右老,你们到得早呀!”
于右任曾经是靖国军总司令。以后五原誓师,重振国民军,击

溃过奉军刘镇华部。他文采绚烂,书法造诣精妙,还是一位著名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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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他微微向汪精卫点点头。
汪精卫同居正、孔祥熙与何应钦握了手,对那些列席的却只是

伸出手去向他们招了招,微笑着打了招呼。长方形的会议桌子上

铺着雪白的台布,常务委员坐在上面两侧,列席人员坐在下面两

侧,椅子上都坐了人,只有上面主席和副主席的位子还空着。蒋介

石是主席,他没有到武汉,副主席汪精卫行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

职权。
秘书长张群坐在居正下面,他扫了会场一眼,暗暗检查了一下

应到的人数,便对汪精卫说:
“出席和列席的人都到了,王宠惠常务委员因感冒请假,他要

徐谟次长代表他出席。因为徐次长昨天偕德大使由南京回来,亦
须列席报告。”

徐谟在蒋介石见了陶德曼大使以后,没有在南京多停留,又陪

陶德曼坐轮船回到汉口。汪精卫和孔祥熙一道听了徐谟南京之行

的报告。汪精卫心里十分高兴,觉得结束这个没有胜利希望的战

争有了眉目,蒋介石表了态,其他的人大概没有多少问题了。他要

争取更多的人同情与支持,因而决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。在会上,
他首先要徐谟报告了这次蒋介石在南京和高级将领讨论的情形以

及会见陶德曼大使的经过。徐谟站起来报告,最后说:
“看起来,这次德国出面居中调停,和中日双方接触,希特勒元

首还准备提出中日双方先行停战,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

了。”
何应钦怀着一肚子怨气担任参谋总长的工作,总提不起兴致

来。他以为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开战,战必败。现在他的意

见在一步步变成现实,华北沦陷了,上海失守了,南京危急了,怎么

收拾这个残局? 幸亏有希特勒和陶德曼出面调停,正像古人所说

的,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,
再也不能丢失这千载一时的良机了。他生怕国民党元老们不了解

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,提出不同的意见,不禁嚅动着嘴,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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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言,但考虑到自己的地位,不便抢先,只好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说。
他喝了绿茶,润润嗓子,做好发言的准备。

汪精卫等徐谟报告完了,望了大家一眼:
“各位有什么意见吗?”
坐在上面的四位常务委员互相望了望。居正学的是政法,一

九三一年就任司法院副院长,第二年升任院长。想起日本提的七

条,内蒙要自治,华北与上海不驻兵区域要扩大,禁止排日,共同防

共等等,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受到日本宰割,中国还算什么独立的国

家呢? 他这位司法院长还能司什么法呢? 国际法不必谈了,中国

法律也谈不上了,只有日本政府和法西斯军阀说的话,将变成法律

条文。这七条怎么接受? 可是蒋介石与顾祝同、白崇禧、唐生智、
徐永昌都同意了,他有什么办法呢? 于右任反对日方条件,认为那

是亡国条件,或者说是慢性亡国条件,从东北到华北到上海,这样

发展下去,不断出现名为“自治”实则日本控制的政府,而且不驻兵

区域会扩大再扩大,直到全国不驻中国兵,而驻日本兵,中国不是

名存实亡了吗? 这样国家大事,一时竟然没人发言,令他寒心。他

这位监察院长不能沉默,但也不必带头打冲锋,他要看看别人的态

度。他浓眉下那双发光的眼睛扫了会场一眼:何应钦蠕动着嘴,仿
佛要说话,又不想说。孔祥熙胖乎乎的脸上,没有惊异的表情,也
没有反对的神情。蒋介石不在,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一些征候。
他对孔祥熙说:

“是否请孔副院长先谈谈? 孔副院长上月二十八号曾见陶德

曼大使,知道情况较多,业已考虑数日,可以权衡利弊,提出看法。”
孔祥熙肥胖的手指挟着一根吕宋雪茄,送到嘴边深深吸了一

口,旋即吐出乳白色的烟圈,袅袅地飘散开去,烟圈越来越大,变成

椭圆形,终于消逝在上空。他的眼光注视着烟圈。他在盘算日本

的条款对中国的利害关系,认为最后两个问题提得含糊,要仔细推

敲:关税如何改善? 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中国政府怎样尊重? 所谓

外人,是指日人,还是包括英美和所有外人在内? 这一点必须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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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。如果包括英美在内,特别是美国,那么,华北不驻兵区域和上

海停战区域须扩大,必然和英美利益发生矛盾,这可怎么办? 这不

仅丧失中国的主权,而且损害英美在华利益,国际上,特别是英美

会不会反对? 蒋介石已经同意了,他不好反对,不如暂不表态,先
听听大家的。但于右任请他先谈,也不好置之不理,断然拒绝,他
又抽了一口雪茄,才慢条斯理地说:

“事关停战,应从军事观点考虑,是否请敬之兄先谈?”
“也好。”于右任点点头。
何应钦希望尽早发泄压抑在胸中已久的怨气,既然有人邀请,

正中下怀,迫不及待地应声道:
“早在庐山座谈的时候,我就中日双方陆海空军实力比较,指

出敌强我弱,不能抗战,但共产党和那些左派别有用心,一味言战,
现在打了整整五个月,结果怎么样? 华北几乎完全沦陷,上海早已

失守,现在敌军在叩首都的大门了。昨天夜里的战况是:敌军进占

句容,分兵两支:一支绕汤水镇北九华山之背,取小道,攻麒麟门,
麒麟门位于南京正东,为中山门外之屏障;一支敌人主力自天王寺

沿石子路,攻淳化镇,淳化镇当句容入京之要冲。右翼之西路,是
攻广德之敌,为避免我军主力,折北取道京建路,占领郎溪、东坝等

要点。敌军由此分二路,一路西攻宣城,袭我湾禬车站;一路北攻

水阳镇,绕丹阳湖攻我当涂;又一路由溧水北攻秣陵关。秣陵关位

于章山东北,方山西南,形势至为重要。简而言之,南京岌岌可危,
已陷入敌人大军包围之中……”

“真的吗?”司法院长居正平时只从报纸上看看战争消息,没想

到南京已陷入重围,形势十分危险了。他忍不住打断何应钦的话。
“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这还严重,今天早上敌人也许又攻占了什

么要点,要等前方的电报来才知道……”
“这些消息报纸上为什么没有登?”又是居正的声音。
“有的属于军事秘密,有的一般要晚两天才登。”何应钦从来不

看报纸上的军事消息,他只看各个战区司令长官部发来的战报,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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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战区的战报也不可靠,只报胜利不报失败。但这一点他没有在

会上提出来。
“南京能否守住?”居正惊慌的眼光望着何应钦。他想蒋介石

留在南京,大概总有办法的。
“从军事上看,南京的地形是守不住的,敌人只要占领紫金山

和雨花台,南京便成釜底游鱼了。”
“不是唐生智守卫南京吗?”居正大惑不解地说,“听说他要与

南京共存亡,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
“这要问委员长,他在南京坐镇哩。”何应钦不好当众讲蒋介石

和唐生智的事。
“对,介公在南京。”居正仿佛得到某些安慰,其实心中并不了

然。
“敌人一面包围南京,一面让德大使出面调停。”于右任用右手

抚摩了一下他的黑乌乌的胡须,思索地说:“是否迫使我国签订城

下之盟? 庸之兄,尊意以为如何?”
孔祥熙听到于右任的话,他仍然不想开口,指着坐在居正下面

的张群说:
“岳军兄,你当过外交部长,对日本素有研究,你看这回日本政

府用意何在?”
张群是王宠惠的前任外交部长,现在是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

长,同何应钦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张群以为蒋介石在南京对停战

和谈表了态,在武汉由徐谟传达一下南京谈判情况便完事,没料到

元老们刨根问底。他是主张和的,却不明说,只讲:
“我赞成敬之兄的意见,中日力量对比悬殊,战争打到这步田

地,不如早日达成和议为好。委员长高瞻远瞩,早看到这一层,所
以明确对陶德曼大使表示,这几条可以做为谈判之基础。至于我

个人,并无主见。”
汪精卫知道何应钦、张群这些人一向主和,蒋介石说了话,他

们更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。于右任和居正元老们,估计也不难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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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,但是还有列席人员陈果夫、陈布雷、徐堪、翁文灏、邵力子、陈立

夫和董显光没有说话,利用何应钦和张群他们的意见,可以消除任

何人的疑虑。他问:
“各位有无不同的意见? 列席会议的也可以发言,各抒己见,

贡献给常务委员,以便讨论。”
居正这位老同盟会员,曾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,对日本也有了

解,他想来想去搞不通,没等列席的发言,又皱着眉头问开了:
“中日力量悬殊,敌强我弱,非自今日始,当时何以主战,如今

何以主和?”
汪精卫暗暗瞪了居正一眼,认为居正的话狗屁不通,这人真是

“循常道而行之”,不愧叫做“居正”。他知道元老的意见很有影响,
别人不会批驳,需要他自己出来说话:

“国家之目的,在于生存独立,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。
不得不战时,则战;应和时,则和。诸位大概还记得岳军兄在庐山

会议上的发言时的四句名言:和必乱,战必败,败而后和,和而后

安。蒋先生当时把这四句话定为国策。卢沟桥事变,敌人欺人太

甚,我们不能不战;现在兵败如山倒,大好河山沦陷近半,首都危急

到了不能不和之时。可以说现在到了败而后和的时机了。和的目

的在于生存独立。”
居正想起蒋介石确实将这四句定为国策,但现在真的到了败

而后和的时候了吗? 大片国土沦陷敌手,怎么能够生存独立? 按

照敌人的条件办,不过是偏安一隅。但他不好批驳蒋介石,又说不

过汪精卫,默默地想了想这四句话的危害性。他提出疑问:
“根据日本七条谈判,恐怕谈不上什么生存独立了。”
于右任不赞成这个国策,他以为和必乱,战未必败。一时胜败

乃兵家常事,现在断定谁胜谁负,为时尚早。抗战中途妥协,当然

失败。如能坚持到底,方有胜利希望。败而后和,是屈辱投降;和
而后安,是苟且偷安。既然要中途妥协,当初何必抗战? 他想起故

乡的黄帝陵,忍不住暗中唏嘘:我堂堂炎黄子孙将要成为异国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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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,中华民国名存实亡,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? 他期期以为不可,
一面抚摩大胡须的下半部分,一面微微摇首。他深知孔祥熙、何应

钦和张群是一丘之貉,彼此意见一致,不过说法不同。居正对情况

不甚了然,虽表示不同的意见,大家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,但对其

意见,并不重视。列席今日会议者,尚未发言,未卜有无一二闯将,
敢于披肝沥胆,以效其忠。他微微抬起头来,向下面列席的座位上

一一看了过去。他看到邵力子坐在翁文灏与陈立夫之间,真是一

个奇妙的安排,也许是巧合:翁文灏是学者,富有书生迂腐之气;陈
立夫是党棍,一心要消灭共党,杀气腾腾;邵力子居中,态度尚算温

和,办事相当稳健。于右任便问邵力子有何意见。
邵力子在庐山谈话会期间,做为国民党代表之一,曾参与和周

恩来、林伯渠、秦邦宪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。他担心把陶德曼的

条件接受下来,委曲求全地和谈,恐怕要遭中共方面反对,于大局

不利。他试探地说:
“国共分裂十年,内战十年,生灵涂炭。现在国共合作,形成抗

战统一局面,一旦言和,共产党定然反对,团结统一的局面,会不会

又归于分裂?”
汪精卫知道邵力子不仅是国民党和谈代表,而且和中共早就

往来。共产党的意见不能不考虑,又不必多考虑。他坚决反共,并
不赞成什么国共合作。蒋介石因为在临潼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抓住

了,逼得不得不走上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战的道路。联共抗日同议和

是不相容的。因为议和而同共产党分裂,是一箭双雕求之不得的

好事,不必担心。但他嘴上却隐晦地说:
“从古到今,对国家负责任的人,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,决不应

该为安内而攘外。对外战争,是何等大事? 如何可以为对内统一

之手段? 我刚才说过,中国是为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,不是为

求对内统一而抗战。何况今日之事,主和不会妨害统一,而不主和

也不会不分裂!”
汪精卫一番话堵住了邵力子的嘴。翁文灏忍不住开口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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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主和,共产党不同意,他们会不会捣乱?”
“共产党么,主战也捣乱,主和也捣乱。如果主和时共产党捣

乱表面化,让天下人知道,我看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。”
“反正共产党总要捣乱的,”陈立夫一提起共产党就气呼呼的,

恨不得把天下的罪名都加在共产党身上,不把他们消灭干净,他死

不瞑目。十年内战,几乎要把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,突然发生了

西安事变,逼得蒋介石答应抗战,他们才绝处逢生。现在红军改

编,开到抗日前线,一天天扩大势力,使他日夜不安。他特别赞赏

日方提出七条当中的第五条:防共问题,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

办法。这样一来,实在太好了。中央百万大军没有消灭了红军,现
在有日军共同努力,不难将共产党与红军完全消灭,国民党一统的

天下就太平了。他咬牙切齿地说下去,“共产党捣乱也没有什么可

怕,日方提出第五条中就有共同反共防共的意思。中日两国合作,
共同反共防共,不怕共产党有三头六臂,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是够对

付八路军而有余的。只要军事上取得胜利,党务方面,我和果夫负

责,可以保证彻底消灭中共地下党。他们不叛变投降,就枪毙示

众。遵照中央过去指示,宁可错杀一百,也不放过一个! 现在正是

时候,再不下决心,八路军和共产党发展大了,就难办了。”
陈立夫说得白沫四溅,几乎溅到邵力子和翁文灏的脸上。邵

力子掏出雪白的细纱手绢拭了拭脸,暗示他讲话要注意,别老是口

喷白沫,溅到别人脸上。翁文灏比较文雅,也有耐性,他侧过身子,
离陈立夫稍为远一点,防备他的口沫再次袭击。陈立夫讲得兴奋,
忘乎所以,发觉最后两句有点长共产党的志气,灭国民党的威风,
他又加了两句:

“当然,不怕八路军和共产党借抗日的机会发展壮大,我们有

蒋委员长,有强大的中央军,就是不同日本政府合作,我们单独也

可以反共防共,以至于灭共。”
陈布雷坐在陈果夫的下面,他为今天的会议担心。今天的会

议,像上海人说的那样,如同开无轨电车,提出这么多的意见,怎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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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拾? 如何统一认识? 他从侧面提醒汪精卫,说:
“委员长已经接受德大使转达日方提出的七条,同意作为谈判

的基础,大局已定,下面的文章是如何谈判了。当然,国防最高会

议,主席不在,由汪副主席主其事,诸公可以提出同意或不同意见,
以供委员长裁夺。”

陈布雷的一席话发生了两个相反的作用,对一些人如同一阵

刺骨的寒风,立时冻结了这些人心中的语言,没人准备再发表什么

不同的意见了。对另一些人却是一阵温煦的春风,吹暖了这些人

的心扉,坚定了这些人的决心,委员长已经接受七条做为谈判的基

础,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起不了丝毫的作用,拥护蒋介石的人便占优

势了。
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曾仲鸣认为现在是他发言的最好时

机,他说:
“我完全拥护蒋主席和汪副主席的决策,和则存,战则亡。正

如蒋主席所说:‘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’,我们何乐而不为?”
“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,还不是亡国条件,”于右任质问,“那

么,什么才算是亡国的条件?”
“东北亡了,华北亡了,现在南京也岌岌可危,这七条一实行,

国家的领土、主权和独立,所余无几了。”居正鼓起勇气说。
“恐怕不能这么说吧?”张群不以为然。他没有说出什么道理,

只是用蒋介石来压大家,“委员长已经同意了,一定有他的道理。”
汪精卫见时机成熟,掌握火候,来了一个反表决:
“有没有人反对和谈的?”
全场鸦雀无声,只是窗外楼下传来了公共汽车的喇叭声,电车

叮叮当当的铃声,还有那听不清楚内容的嘈杂的人声。一阵市声

过去,稍微清静一点,接着又传来烦嚣的声音。于右任见没有一个

敢提出不同的意见,他来了一个表面上有条件的赞成,实际上是不

赞成:
“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,大概没人反对的。必须真正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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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领土和主权独立。”
大家都点点头。汪精卫乘势说道:
“诸位都赞成?”
“我同意委员长的意见。”孔祥熙抽了一口吕宋雪茄,了却一桩

心事,轻轻地把雪茄放到面前宜兴制的紫红色陶瓷烟灰碟子里,舒
徐地吁了一口气。

于右任紧闭着嘴。居正说:
“和谈条件要仔细研究,不能丧权辱国。”
陈果夫举起手来表示同意,旋即想起自己不是常务委员,不过

列席会议,没有表决权,举手有些失态,暗暗把手放下。陈立夫比

他聪敏,没有举手,却说:
“我们没有意见。”
他这句话讲得十分巧妙,你怎么解释都对。他这个“我们”,可

以说指他们陈氏兄弟二人,也可以说包括大家,全都赞同;同时,还
有一层意思:我们不是出席的常务委员,而是列席,当然没有意见;
也可以解释是赞成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意见。

汪精卫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:
“我很高兴大家都赞成停战谈和。”
何应钦急于和谈成功,他问徐谟:
“委员长见过陶德曼大使,你和陶德曼一同乘船回来,他谈了

什么没有?”
“陶德曼大使表示,日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,委员长接受七

条做谈判基础,可以说委员长这次谈话很有希望,南京之行是富有

成果的。”
“什么时候继续谈判呢?”张群念念不忘他的“败而后和”。在

他看来,“战必败”这个论断,也可以说是预言,已经实现了,现在到

了“败而后和”的时机了。他暗自欣赏他的四句话做为国策在一步

步实现了。
“德国人办事迅速、准确,讲究效率。大使在轮船上就发电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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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柏林和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,现在还没有答复。只要德国方

面一答复,就可以继续谈判了。”
“那太好了。”张群高兴得笑了起来,他对汪精卫说:“我们现在

就要做好准备,不然,一旦和谈成功,我们会感到措手不及的,汪副

主席。”
“是的,谈判方面请王部长具体负责,他今天感冒请假,由徐次

长转告他;至于军事方面,可能复杂一些,由敬之兄负责,问题也不

大……”
于右任心里想:看上去,日本政府真的要迫使中国政府签订城

下之盟了。这么一来,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前途就危险了。邵力

子也担忧前途危机,但他不是常委,说话不起作用。他听汪精卫说

下去:
“请大家安心等候陶德曼大使的答复吧。”

二

曾仲鸣一口气把国防最高会议的主要内容扼要地谈完了。他

端起沙发前面浓香扑鼻的咖啡接连喝了两口,深深地吸了两口气,
讲得有点干渴的嗓子稍微舒适一点。

“国防最高会议开完以后,汪主席又同孔祥熙、张群、王宠惠秘

密商议,打电报告诉委员长同意接受日本政府关于和谈的基本条

件。现在委员长和汪主席意见一致,可谓不谋而合,今后事情好办

了。”褚民谊听得眉飞色舞,认为天下大事已定,和谈成功在望。
“委员长对外公开宣传抗战,对内私下盼望和平;嘴上大唱抗

战高调,心里吟哦和平低调;一边对日本进攻,节节抵抗,一边同日

本言和,步步退让。”周佛海不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宣传部长,对
蒋介石一言一行无不洞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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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委员长参加我们低调俱乐部,好不好?”褚民谊打诨。
“那怎么可以? 人家是委员长,行政院院长,又是国防最高会

议的主席,要唱的是高调,怎么能和我们一起呢?”曾仲鸣不以为

然。
“你是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主任,不也是我们低调俱乐部的成

员吗?”
“我怎么能和委员长这样的大人物比呢? 人家一身系天下安

危,我这区区小主任,何足挂齿?”
“委员长现在也赞成和平,接受日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,不是

比我们低调还要低吗?”
周佛海见褚民谊坚持他的论调,怕妨碍今天要商谈的大事,他

说:
“委员长会见陶德曼大使和国防最高会议消息,是绝密,除了

当事人谁也不知道,传出去,万一被共产党知道,一定会遭到强烈

的反对和猛烈的攻击。委员长对外只能唱高调,坚持抗战,怎么能

够参加我们的低调俱乐部呢?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”
“我不过这么说说,不会真的邀请最高统帅参加低调俱乐部。

那不是要贻笑天下吗? 我是说,许多人不面对抗战现实,大唱高

调,实际上内心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,委员长就是头号代表人物。”
“委员长唱抗战高调有他不得已的苦衷,是给共产党、张学良

和杨虎城他们逼出来的。没有西安事变,我敢打赌,中国现在也不

会抗战。大家都知道委员长的国策:先安内而后攘外,他准备消灭

了共产党再抗战。”周佛海自以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了解深切,侃
侃而谈。

“现在国共合作,团结抗战,又是一种局势了。”陈公博担心地

说,“这次和谈,可能阻力也不小。”
“共产党一定首先反对。”周佛海说,“我知道毛泽东提出的口

号是抗战到底,这个底就是鸭绿江边,恢复‘九一八事变’以前的领

土。委员长只提恢复‘七七事变’以前的状态,东北三省根本不提。
21



日本政府一直提日满华三国携手合作,把东北三省成立的伪满洲

国和中华民国相提并论,共产党能不反对吗? 能不从中捣乱吗?”
“中国没有理由过问东北三省,东北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,更

谈不到‘失地’,怎么要收复呢?”陈璧君大发奇谈怪论,她说,“中国

以前何曾有东北三省? 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。他们现在不

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收回呢?”
“你这么说,共产党一定要捣乱,攻击你!”曾仲鸣胆怯地说。
“攻击我,我不怕。汪主席常常说,抗战,共产党会捣乱;和谈,

共产党也捣乱。让他们在天下人面前捣乱好了。只要能和,事情

就好办了。”
“汪夫人要是能出面讲话,言人所不敢言,敢作敢为,我们跟着

夫人走,办事就方便了。”褚民谊直率地提出他的意见。
陈璧君有气无力地摇摇头,叹了一口气,说,“我这个人十年来

一天只睡两个钟头,好不容易才支持到现在。我不能做什么工作,
讲话没有气力,何况我的地位低,人微言轻,没有什么用处。”

“战争这样拖下去,怎么了局?”曾仲鸣叹了一口气。
“如果战争这样拖下去,不等战争结束,我早就倒下去了。”陈

璧君用万金油涂了一下太阳穴,想减轻点头痛。
“什么抗战到底,只要和平,什么事情都好办了。一谈和平,不

只共产党有意见,国民党内部也有反对的意见,事情就不大好办。”
陈公博不相信事情像刚才曾仲鸣谈的那么简单容易。“邵力子不

是在会上谈了这一点吗?”
“邵力子的顾虑是多余的,汪主席在会上已经批驳了他。只要

委员长决定了,国民党内部好办,大家即使有意见,也只好放在肚

子里。”曾仲鸣显出有信心有把握的神情。
“共产党也好,国民党也好,都是中国人,有什么意见好商量,

就怕日本政府说话不算数。”褚民谊说。
“日本政府我了解。日本人讲话办事特别注意效力、迅速、准

确、信用,这次又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亲自提出,希特勒元首还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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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出面调停,建议双方先行停战,看来,日本政府不会丧失国际信

誉,被天下耻笑。”周佛海曾在京都帝大经济系学习,交了很多日本

朋友,特别是河上肇教授给他的印象最深,自命最了解日本。
“既然要和谈,日本军队为什么还一个劲对南京进攻呢?”褚民

谊大惑不解,他对周佛海说。
周佛海微微笑了一笑,那笑意仿佛说褚民谊太不了解国际的

斗争了,但他讲的时候,语气还算缓和:
“这是一种手段,以战逼和。委员长和汪主席都认为这是敌人

策略,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……”
“你的意见是说:敌人围而不攻?”
“大概是这个意思。”
“敌人为什么进攻雨花台和紫金山那么激烈呢?”
“敌人占领雨花台和紫金山以后,可以停下来,迫使中国政府

在和平条约上签字。”曾仲鸣代周佛海回答褚民谊。
“你不是说和平谈判还要等柏林和东京答复吗? 不答复,怎么

好继续谈判呢?”褚民谊困惑不解。
“柏林和东京一答复,谈判立刻可以进行,委员长已经同意那

七条作为谈判基础,可说原则上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”
“柏林和东京迟迟不答复,我怕夜长梦多。”褚民谊说,“徐次长

和陶德曼大使已经回来好几天了,为什么还不答复?”
“日本政府一定会答复的,委员长已经接受日本所提七条作为

谈判基础,可以说完全满足日方要求,他没有理由不答复。也许有

了原则,还要考虑具体条款内容,这就需要时间了。”
“要不要催问陶德曼大使一下?”褚民谊还是有点不放心。
“这些事外交部会考虑的,王外长是老外交家。”周佛海以为这

回和谈希望很大。
“他不是感冒了吗?”褚民谊问曾仲鸣。
“他感冒好了,已经到外交部上班了……”
曾仲鸣的话还没有说完,客厅外边忽然有敲门的声音,曾仲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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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了一声:
“进来。”
进来的是穿着制服的侍者,他向屋子扫了一眼,走到周佛海面

前,低声下气地说:
“周部长,外边有人要求见你。”
周佛海看了一下手表,正好是晚上十点,他说:
“请他进来。”
侍者转过身子迅速退出去了。曾仲鸣问是什么人,他怕刚才

谈的这些国家机密泄露出去不好。周佛海对大家说:
“是高司长,我约他来的。”
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的时候,正好和

周佛海同一条轮船。他们两人先在甲板上遇到,谈谈长江两岸城

市和沿途风光。经过芜湖的时候,周佛海叹了一口气,说轮船过了

芜湖比较安全了,已经跳出日军对南京大的包围圈,可是南京的命

运就很难说了。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陶德曼大使出面调解的具体情

况,也不知道日本政府准备提出七条作为谈判的基础。周佛海试

探地讨论战与和问题,说他个人的见解是:战必败,而且是大败;和
不一定乱,只有和才能安。高宗武也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,不
论军事、经济、政治和外交,都比日本差的远。周佛海看过高宗武

过去写的对日外交方策的论文,立即吹捧了几句,把高宗武吹得浑

身暖洋洋的。第二天上午周佛海特地到高宗武房舱里去拜访一

趟,高宗武受宠若惊,两个人在房舱里促膝长谈,相见恨晚。周佛

海问高宗武听说过低调俱乐部这个小团体没有,高宗武回答听到

外边有人议论低调俱乐部的事,他不甚了解。周佛海给他谈了低

调俱乐部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,只是个松散的小小团体,几个志

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聚聚聊聊,可以坦率地谈点心里话,不讲官样文

章,互相也无约束。如果他有兴趣的话,可以来坐坐,交几个朋友,
谈谈心,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不无帮助。高宗武因为写了几篇论

文,被上峰赏识,一跃被提拔为外交部代理亚洲司司长,接着又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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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司长,荣升得很快。可是抗日战争时期,他这个亚洲司司长也不

好当。分明知道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,可是要抗战,不得不和政府

唱一个高调。他以为这高调是唱不久的,他这个亚洲司司长也是

当不久的。首都如果失守,国都迁渝,国民政府能维持多久,只有

天知道了。所以他对荣升,又高兴又苦闷。听到周佛海那一番恐

日病的言论,正投合他的心意。他认为自己也是唱低调的,对低调

俱乐部很有兴趣。到了武汉,他们两人又接触了两次,周佛海引为

知己,认为是可靠的朋友,便约他今天来了。为了慎重起见,没让

他听曾仲鸣介绍国防最高会议的情况,估计谈到十点就差不多了,
周佛海就约他晚上十点钟来,表面的理由是那时马路行人稀少,避
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周佛海在门口欢迎,高宗武跟着走进来,和大家一一握手,一
边笑嘻嘻地说道:

“诸位早到了。”
“我们刚到不一会儿,正在等你哩。”周佛海一句话圆了场,然

后对高宗武说,“在座各位你都认识,不用我一一介绍了。”
“久仰,久仰。”高宗武对在座的人拱拱手,表示他的敬意。
“高先生宏文巨著,敝人早已拜读,十分敬佩,真不愧是日本

通,是我们外交方面难得的人才。”
高宗武见曾仲鸣这么赏识他,心中非常高兴,连忙弯腰曲背向

曾仲鸣点头致谢:
“曾主任学识渊博,古今中外,无所不知,道德文章,令人景仰,

今天有缘识荆,感到非常荣幸。敝人虽在九州帝大学习过,但对日

本其实并不甚了解,不过是略知皮毛罢了。要说日本通的话,周部

长才是真正的日本通,他在京都帝大学习,是著名教授河上肇的高

足。”
周佛海脱离共产党以后,叛变了原来的共产主义信仰,投奔国

民党,混上了宣传部长的要职,最怕人提起他是河上肇的学生。高

宗武无意刺了他的痛处,他语意双关地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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